
“冰上雅姿”再掀花滑风潮

运动、音乐与戏剧完美结合

普鲁申科中国圆梦 约翰尼·威尔妖艳驾到

小花爸爸邓超“现身”北京

北京时间

5

月

21

日， 由安利

雅姿赞助的

2014

“冰上雅姿盛典”

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召开新闻发

布会， 花样滑冰大咖普鲁申科、约

翰尼·威尔，国内人气演员、演而优

则导的邓超，《中国好歌曲》评委蔡

健雅等将共同演绎

2014

“冰上雅

姿”的主题———“爱

你一世”。

由中国花滑传

奇爱侣申雪、 赵宏

博

2010

年参与创

立的“冰上雅姿”品

牌， 名称巧妙融合

冠名赞助商、 安利

旗下国际高档美容

化 妆 品 品 牌

ARTISTRY

雅姿，

已连续四年震撼上

演， 成为业内公认

的国内顶级花滑表演年度巡演的

盛事。

今年“冰上雅姿”继续在两岸

四地巡演，

7

月

25

日从北京起行，

7

月

27

日转战上海，

8

月

1

日南下

广州，最后于

8

月

3

日前往台北。

安 宣 图

/

文

焦作市商业银行

2013年度股金分红公告

各位股东：

根据

2014

年

4

月

30

日本行股东大会通

过的《焦作市商业银行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决定

2013

年度股金分红按每

10

股派送

0.5

元进行现金分红（个人股东需缴纳个人所

得税，由本行统一代缴）。 请法人股东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5

月

30

日持单位介绍信、公

章、股权证、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到本行营

业部（迎宾路

1

号一楼大厅）办理分红手续。

个人股东于

2014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6

日持

股权证、身份证（如委托他人办理，代理人还

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到本行营业部（迎宾路

1

号一楼大厅）办理分红手续。

咨询电话：（

0391

）

3389718

（

0391

）

338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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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膨胀的思绪

□

张伯舜

石榴花火红照眼明的日子

大麦小麦灌金注银的日子

五月披上新嫁的红盖头了

村场碾得光亮亮的那一刻

镰刀磨得亮闪闪的那一刻

五月戴上迎新的大红花了

想象村落上空袅娜的炊烟里

陶醉祖母箪食荷浆田埂的

曾经舞姿

想象村外土路上安详的牛铃中

痴迷祖父扶犁摇耧田垄的

远去吆唱

五月，豌豆傍依着麦子

花瓣用紫色暗示成熟的美丽

扯一帕素洁的云飘落

拭去父兄耕耘田间的汗水

挽一丝清凉的风吹拂

带走母亲忙碌哺乳的辛苦

五月，所有人都不由自主

品味飞镰如舞挥汗如雨

五月，赤裸裸的思绪四散

随意看一眼

都是热情和笑意

随意抓一把

尽是收获与满足

净影寺赞

□

陈洁扬

五百年前佛前求，

换得今生一回眸。

千年古刹净影寺，

仙山佛国景独幽。

一草一木添锦绣，

一丘一壑也风流。

飞阁流丹弘佛法，

碧水长天映千秋。

晨钟召来天下客，

暮鼓携着先贤游。

文化珠玑知多少？

千年万载耀中州。

麦 花

□

刘翠萍

布谷声声

麦子一直在拔节

我在我的一亩三分地

走走停停

麦花飘香

沃野千里

仿佛谁的呼唤

如此清香

如此无邪

麦花飘时粮满仓

那绿油油的

繁茂的成长啊

我听见那拔节的欢声笑语

风一吹啊

麦花

你这世间寿命最短的花

就簌簌而落

在满村风絮里，亲

我看见花褪残红

青杏正小

有谁还惦记着

那个赤足在原野奔跑的女孩

红扑扑的脸

如五月的麦花飞扬……

奔 赴

□

刘 玲

应该是九岁吧， 我托着腮和

六叔在一盏煤油灯下， 他在刻一

把木头手枪。 我拿着油灯从各个

角度照亮他要雕刻的细节。 他嘴

里应付着我，刻好了先给你玩儿。

刻好了再刻上你的名字， 就是你

的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刻好

最后一刀后，一跃而起，从门里跃

进门外的黑暗， 嘴里叫嚣着满足

和欺骗后的愉悦， 带着我心心念

念的木头手枪跑了。 他还带翻了

油灯，灯捻掉在地上，像一只将要

咽气的小雀儿，油污蔓延过来，滴

在我的鞋面上。

我在那一刻， 开始怨恨那个

女人，那个定期来看我、给我带农

村孩子很难吃到的蛋糕和糖果 ，

却只是在假期被她接到身边 、开

学了送我到这里读书的那个女

人。

我只记住了她身上的味道 ，

她送我接我的时候， 我坐在自行

车横梁上， 她身上的气味被风送

过来，我往后靠、往后靠，只为离

她更近一点。 那是我的妈妈。

她和爸爸是三班倒的工人 ，

所以我只能在这个小村子里跟随

祖父母，穿着城里孩子的皮鞋，挎

着城里孩子的书包，但是，我承受

着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都不懂的

思念。

六叔在第二天早上把手枪给

我，他听到我在被子里的哭泣，但

我的哭泣根本不是因为这把手

枪，我看了一眼，那种沉甸甸的思

绪还在心里盛着，我只看了一眼，

没有接。

我捡了一只很细的树枝 ，一

路比画着去学校，我心情不好，路

过一个大水塘时， 我跟一个同行

的孩子吵嘴，他挑衅地问了一句，

你妈呢？ 于是，我非常冷静但异常

激烈地跟他打了一架。 我被老师

罚站，不仅站着，手里还托着全班

同学的图画本， 这是一种变本加

厉的体罚。

我悄悄地走到水塘边， 望着

水面在想，其实这些我都能忍受：

六叔的欺骗、小孩子的争端、老师

的训导。 除此之外，我还有无数羡

慕的眼光追随着我让我享受 ，比

如我的玩具、我的皮鞋、我的起泡

泡的雨衣。 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

我心灵里的无法承重，我很想她，

想她身上的味道， 那淡淡的香皂

混杂着油烟的味道。 奶奶的身上

一点都不好闻，只有岁月的陈气，

她的皮肤挨着我，没有弹性。 我的

妈妈，那是年轻的肌体，有弹性，

还有光泽， 散发着让一个孩子迷

醉的甜味。

我开始在水塘边哭泣， 我调

动一个九岁孩子所有的智商和勇

气，在哭泣中思考。 最后，我把一

个班级的图画本全部扔进了水

塘， 它们像一幅泼墨的画浮在水

上，我只敢看了一眼，就心惊肉跳

地奔回了家。

我开始一轮接一轮不停气地

哭，终于哭到头疼。 而当时祖父拿

着旱烟袋眼睛急出血询问我哭的

原因， 我说的就是头疼。 我头疼

了，所有的叔婶都跑来安抚我，邻

居也都来了， 没人能阻止一个有

心计的孩子的哭闹， 统统束手无

策。 最后， 我坐在四叔的自行车

上，被紧急地送到那个女人身边。

四叔带我出门时， 我看到祖父用

烟锅狠狠地敲向六叔的脑袋 ，六

叔和六叔刻的木头手枪成了我导

演这出戏的道具。

我把那些图画本扔进水塘，就

是为了不再回来， 那么多孩子问我

要图画本的局面我是应付不了的。

我，回到了那个女人身边。

十几岁的孩子对于血， 是恐

慌惧怕的。 我读初二的那个夏天，

穿着一件白色的蕾丝短袖、 斜条

的淡绿色裙子、粉色凉鞋，这样的

一个夏季，我经历了一次流鼻血。

这个时候， 我已经在那个女

人身边生活了很多年， 我终于可

以挨着她的身体睡觉， 她的有弹

性有光泽的肌体，我是那样迷恋。

我在小伙伴的惊呼里， 流了

鼻血， 有小姐妹撕了自己干净的

作业纸给我， 那平滑的纸擦出的

血迹更加血腥恐怖， 也有男生提

了清水过来， 清水稀释过的鲜血

更加狰狞。 那个场面，很像一部鬼

片， 撩拨着这群无知胆小喜欢猎

奇的孩子。 喷涌而出的鲜血，就像

开了闸的水，我堵上鼻孔的时候，

血就在嘴里涌动，那个自习课，我

一口接一口地吐血。 没有老师的

课堂，一个吐血的女孩，几十个十

四五岁的孩子跟着我血脉贲张。

我逃离了教室。

我奔出来， 学校隔壁就是医

院，但我奔过了医院的大门，不长

的路，就是我二姨家，我看到二姨

正在院子里喂鸡， 有一只鸡扑棱

棱飞过了墙头。 我继续捏着鼻子

飞奔， 路上见到了爸爸的一个同

事，他骑着车子跟我擦肩而过，跳

下车大声喊我，我没回头。

我去过妈妈的药厂， 妈妈的

车间有像温泉一样的热水， 那是

洗药瓶用的， 她会和几个工友约

定好，在一个下班时间，带着各自

的孩子， 用那些烫过干净药瓶的

水给我们洗澡。 我们刚刚换下的

衣服被那些女人很快洗好， 搭在

消毒的蒸汽管上。 我们洗完澡就

能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 每次都

是她载着我去，只是慢慢地，我从

横梁移到了后座。她载着我，我一点

都不觉得家里到厂里的路有多远。

但是， 我现在是手里捏着流

血的鼻子，捏着鼻子，嘴里还大口

大口地吐着血， 就觉得这路特别

远。 我认得大致的方向，顺着大路

狂奔。

我当然知道妈妈不是医生 ，

我在流血只能去医院， 但是当时

的我， 认定一定是个将死的小孩

儿，一直流血，肯定是要死了。 我

这样奔过去， 就是为了能靠在她

怀里， 电影里经常出现这样的镜

头，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结束，一定

是靠在最亲爱的人的怀抱里闭上

眼睛。

我一口气冲进药厂的大门 、

冲进她所在分厂的小门、 冲进楼

层侧面镶着大玻璃的木门、 冲进

她的车间。

我摇晃着走过去， 拍了拍她

的肩，叫了一声：妈。

她转过来， 我隐约地看到一

双惊恐的眼睛， 接着听见一声惊

呼， 伴随着铁锅和药瓶倒地摔碎

的声音， 一双手臂像大山一样向

我伸来。 我如愿，软绵绵地倒在这

个女人的怀里。

我是你的一个卵子， 但我觉

得我更像你血管里的一滴血 ，这

滴血离开母体是不能生存的。

现在的我， 遭遇的不再只是

儿时的孤独， 少年的失血这样的

问题，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最直

接的选择就是义无反顾地奔赴

你，这是我的本能。

多少情和爱 为了一个家

市作协为郭启祯作品举办研讨会

本报讯

(

通讯员苏金亭

)

近

日， 焦作市作协为我市农民作家

郭启祯长篇纪实文学 《为了这个

家 》， 在焦作阳光大酒店举办了

研讨会 。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

弘等领导 、 焦作市各县市区作

协领导及文学名家参加了研讨

会。

郭启祯今年

56

岁， 是孟州市

南庄镇驸马庄村的一位农民。 他

历时四载创作完成了 《为了这个

家》 一书， 去年由大众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 共三卷近百万字。

会上，

30

余位领导及文学名

家表达对 《为了这个家》 的看法

与感受。 与会人员首先对身为农

民的郭启祯能够舍掉丰厚的生意，

历经四载自历自编自著出近百万

字的鸿篇巨著， 深表由衷的祝贺

和敬佩。

与会领导与名家一致认为 ，

从整部书的内容看， 给人突出的

感受有三点。 一是厚。 这个厚来

自于作品中自然淳朴的气质， 读

这样的作品， 就像抚摸到了纯棉

布一样， 觉得熨帖的温暖。 这个

厚还来自于作者大家庭每条支流

的丰满， 才成就了大家庭的圆满。

二是诚。 诚实是写作的第一道德，

他用一个又一个扎实的细节证明

了自己的诚意 ， 不论对待家人 ，

对待组织， 对待同事和乡邻， 他

都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坦露无疑 。

三是爱。 作品中婆媳之间、 妯娌

之间、 兄弟之间……即使世态炎

凉时， 也都有爱存在， 这爱是传

统， 但这传统真是强大， 真是富

有生命力 ， 作者将这传统之爱 ，

通过传统伦理、 传统道德和传统

人格充分表达出来， 深情地展现

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家庭伦理形态

和潜在的人性之美。 总之， 他写

的虽然是他的家史， 却也是我们

豫北的地方史， 是一个民族的生

活简史。 该书叙述节奏张弛有序、

急缓有致、 平实稳健、 收放自如，

在写法上他是贴着人物走， 从人

物着笔 ， 以人带事 、 以事写人 ，

以小说之法来写自己的家史， 这

一点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最重要

的原因， 体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

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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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乐

□

仝真真

五月，我最爱的两个人相继过生日，妈妈

和爸爸。

我很少用爸爸这个称谓，因为陌生。 那时

候，我很渴望这样叫，我想叫他爸爸，就像邻

家孩子一般洋气。 母亲却坚决不同意，她给出

的解释近乎荒唐， 她说过得不好， 赶什么时

兴，然后我就一直叫父亲“大”。

我时常想，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这般对

峙是否就是从这个称谓开始的？

我见过很多女子在父亲面前的表现，猫

一样狡猾又无赖， 然而父亲是窃喜的、 宠溺

的。 与她们相比，我和父亲的关系似乎过于疏

远、理智，缺少了很多亲情该有的随意和柔软。

记忆里，我从未在父亲面前撒过娇。 父亲

也一直把我当男子养，他叫我老三，连称谓也

过于强硬皮实。

我从小跟父亲下地干农活， 不是体验生

活，而是真真实实作为劳力寻求生计。 春来，

除草施肥 ；夏至 ，割麦扬场 ；秋收 ，拉犁耙

地 ；冬里 ，缩手摘棉花……那些赤脚奔走在

田地里的日子，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

分量。

“没伞的孩子只能在雨里奔跑。 ”每次看

到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因为我从来都

是个没伞的孩子，小时候每到下雨，学校的房

檐下总是站满了学生， 一个家长接走一个孩

子，又一个家长接走一个孩子，孩子就越来越

少，直至留下孤单的一个。 我不是那个被留下

的孩子，那个等待的孩子，必定是有过被接走

的记忆，才有了被接走的期待。 我是那个一看

到下雨就脱了鞋、 赤脚

冲回家的孩子。回去后，

母亲会用干毛巾帮我擦

干头发， 会给我换干衣

服。 这就够了。

至于为什么父母没

有去接过我， 我始终想

不明白。 或许家里没有

伞， 或许他们知道那场

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

而今的雨， 才会将我淋

个透湿。然而，我仍是个

没有伞的孩子， 只是不

再在雨里横冲直撞 ，故

作镇定地走在冷雨里 ，

假装听不到牙齿的磕碰

声。 然后，打开门，给自己擦干头发，换上干衣

服，就像母亲曾经为我做的。 或许也会感冒，

那就躲在厚厚的棉被里，总之一切都会好的。

多年后，我长大了。 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

父亲言听计从， 不再为成为父亲的骄傲而努

力。 我长成了麦田里的一棵麦子，内心空瘪着

却是锋芒已露。 我与父亲便开始对峙，父亲一

开始还因为我的叛逆打我，直到有一次，他打

我打折了一条板凳，我仍不曾求饶，他才开始

老去。

那时我成为一个沉默的人， 我开始怀疑

父亲是否真的伟大、真的正确。 因为我真实地

感受到了我的辛苦：拖欠的学费；帮人家锄一

天地才能买起的一条裤子； 只有小葱和盐巴

的白面条；每周带去学校，在同学走后才

拿出的咸菜和烧饼……我越来越绝望。直

到高考前一天，我因为答英语卷子需要一

瓶黑色墨水，答语文卷子需要一瓶蓝黑墨

水，去跟母亲要钱，母亲却只让我买其中

一瓶墨水，黑的或者蓝黑。 我解释了半天

最终也没能说服母亲。我忽然冲出家门开

始奔跑， 那时我也不知道要去向哪里，只

是想跑、想逃。后来我才明白，我只是想逃

离那些绝望的日子。

那天父亲打工回来，迎面碰上奔跑的

我，他叫我，我不回答只是跑。 于是，我跑

他追，他骑着自行车，我便往野地里跑，跑

到跑不动，我就坐在干裂的田埂上。 四周

是焦黄的麦子，夕阳成了火，麦子在燃烧。

我是田地里干透的一棵麦子，带着锋利的

芒，却那么脆弱。 那天父亲不说话，只是坐在

我身边吸烟，天渐渐黑下来，父亲说回家吧。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自行车“刺啦刺啦”

地响，像是父亲在哭泣。

工作后，回家的机会更少了，但每次回去

父亲都会准备很多吃食。 他心里，我仍是那个

瘦弱的苦孩子， 他还是尽力想让我吃饱、吃

好， 他那时最迫切的愿望便是让我吃饱、吃

好。 然而，连这么卑微的需求，他也不曾满足

我，这便成了他的伤痛。

他在门口种了草莓， 草莓熟了摘了便立

刻给我送来， 怕隔了夜不好吃； 种了红杏，

杏子长的桃子一般大， 杏子熟时他夜夜睡在

门口看着怕被人摘去； 种了梨树， 只因为我

从小爱咳嗽， 我来， 他便连带着一袋子冰糖

装好给我； 种了石榴， 那石榴就挂在枝头，

一直等我， 等到中秋， 石榴裂开， 冷峻苦涩

的外壳下是盛不下的父爱， 一颗一颗， 红得

像血。

父亲，生日快乐。

有你真好

□

晁秀花

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我只做林间唱歌的小鸟

你是高原之巅的雪莲

我只做溪边蔓生的野草

你是钻石翡翠

我只做珍珠玛瑙

你是大气磅礴的泼墨山水

我只做清新隽永的案头行草

你在你的世界里驰骋

我在我的世界里撒娇

你崇尚厚德载物之道义

我追求静水流深之情怀

你有你的大志向

我有我的小情调……

呵呵 说什么呢

还是罢了……

其实

生活中有你

真的很好

你我更像两条没有交集的轨道

彼此守望

又彼此依靠

感受着灵魂的超脱

体味着境界的美妙

没有承诺

只有祝福

不曾拥抱

但求安好

棣 棠 花

□

董全云

喜欢出去转转， 难免就会遇

见许多的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在

山上，常常是背个小包，里面孩子

似的装些花呀草呀的， 遇见不认

识的便掐上一小段连枝带花叶的

带到管理处问， 或者就指明哪点

哪点的什么花是什么名， 于是那

些熟稔多年的朋友便有了姓名。

逢着和朋友一起去玩， 再见

了会卖弄般地一一指点， 讲解它

们的出处和姓名。 朋友常常惊叹：

呀，你懂得可真多，还知道它们的

名儿。 其实不然，花呀草呀常与我

们相伴， 它们也像一个个你我静

静地站在那里， 见有朋友过来高

兴地手舞足蹈，或赧然羞涩，用细

细的嗓音轻轻答应着； 或灿若朝

霞明媚活泼， 大声尖叫着跳着歌

着舞着； 或者憨憨厚厚像邻家大

哥或者一位长者， 在那里默默地

伸开臂膀让你纳凉，避雨遮荫。

它们也希望你能知道它熟识

它， 一看见就像在茫茫的人海里

见了熟人儿一声大喊：“嗨， 那小

啥老啥！ ”它们也定会高兴得屁颠

儿屁颠儿的， 枝叶哗啦啦地摇摇

胳膊，大叫：“嗨嗨，你来啦！ ”

路上常常会为遇见一棵稀奇

的小草一朵罕见的小花凝神上

心 ，想结识 ，甚至闹过笑话 。 前

几天从公园经过， 见有一种黄色

的小花静静地开放，娇俏可爱，让

人生怜， 却不晓得名字。 走了几

步， 见有几个园工正在花圃里干

活，急急地赶过去问，一人问明地

方，“哦” 了一声， 却道：“知道知

道，好像是属于菊科，具体什么名

字还真说不清！ ”

嘿，我那个又气又急：感情这

花跟人一样。 就跟你想山里打听

人，那放羊汉却仰起脸摸摸下巴，

嘿嘿憨笑道：“晓得晓得， 那是村

头老王家的二丫头！ ” 具体啥名

字，还是不知道。

心里存了疑惑， 又问了几个

人，都认识，还是不晓得芳名如何。

晚上 见一个朋友正巧拍有

相片，便拿了四处询问打听，终无

结果，后来又在网上发了说说，才

有朋友告知： 重瓣棣棠。 直接百

度，可不就是棣棠，又称黄花榆叶

梅，难怪初见时只觉面熟，却原来

也是旧相识人。 心中不觉大悦 ：

“问了几圈， 他们都知道这种花，

面熟， 却不知芳名。 只有咱俩有

心，非要问个结果。 ”她道：“前两

天在花市上见到问旁边花农 ，天

天摆饬居然也说不清， 于是放在

心上， 今天看到你发的图片立马

查了一下。 ”

我大笑，想想，如果有人见了

我想结识我，必也是这个情形，也

要四处打听询问我的出处和芳

名！

花径通幽

阎河公园东西长，

中央路口分花廊。

百草争艳游人醉，

此处蜀葵花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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